
2021年9月27日 星期一 11编辑/郭海瑾 校对/马磊 排版/侯磊

扫
码
读
讲
坛

陈漱渝，第九、十届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原
副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
员会名誉委员，中国鲁迅研究
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丁
玲研究会原副会长。曾参与
1981年版《鲁迅全集》、1992年
版《郭沫若文集》及 2005 年版

《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近40
多年来，编写百余部著作，其
中代表作有《鲁迅史实新探》

《鲁迅史实求真录》《假如鲁迅
活到今天——陈漱渝讲鲁迅》

《鲁迅在北京》《五四文坛鳞
爪》《搏击暗夜——鲁迅传》

《我活在人间：陈漱渝的八十
年》等 20 余部，学术论文 300
余篇。

▲陈漱渝

编者的话：

主讲人简介：

鲁迅是谁？鲁迅精神何在？
——重温两句旧话

□主讲人：陈漱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上半年，一部电
视剧 《觉醒年代》 的热播，
让人们重新回顾了建党前夕
的中国和一群以救国为己任
的先驱者。陈独秀、李大钊、
鲁迅……这些伟大先驱，他
们的思想和精神任时光流转
而经久不息，给我们留下了
丰 厚 的 文 化 遗 产 ，影 响 深
远 。今 年 9 月 25 日 ，是 新 文
学革命的先驱鲁迅先生诞辰
140 周 年 纪 念 日 。毛 泽 东 同
志曾对他作出很高的评价，
并指出要学习和发扬他的精
神 品 格 。为 此 ，本 期 讲 坛 邀
请陈漱渝先生讲述鲁迅及其
精神魅力。

■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阅读鲁迅的书，弘扬鲁迅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鲁迅出版的第一部小说
集叫《呐喊》。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这里我必得记
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当年在《新青年》发表的
很多稿件都是经陈独秀之手编发的。

陈独秀1920年8月22日致周作人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
的佩服。”陈独秀还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作《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他认为鲁迅参加

《新青年》阵营时，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不是附和《新青年》作者中的哪一个
人。“鲁迅是空前的文学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

李大钊是鲁迅崇敬的革命先烈，生前彼此不但有书信往来，牺牲之后鲁迅
在白色恐怖下又多次撰文哀悼，称赞李大钊“诚实”“谦和”“朴质”“儒雅”，
经常在眼前浮现出“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鲁迅为《守常全
集》撰写了《题记》，1933年又为其公葬捐款50元。李大钊也教育自己的子女

阅读鲁迅的书，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作品。
瞿秋白跟鲁迅的“知己”关系更传为美谈。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

言》中指出，鲁迅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中来的”，“我们应当向他学
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赞扬瞿秋白的译文“信而且
达，并世无两”，仅此一点，“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1937年10月，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发表了《论鲁迅精
神》的讲演，论述了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1940年，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
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
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觉得，这些话虽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但仍有重
温的必要。

学习和发扬鲁迅的崇高精神

■

鲁迅出生于1881年，今年逢他
140周年诞辰。如果回顾鲁迅研究
的历史，大约应该有 112年。因为
190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
本人》 杂志第 508期就最早报道了
周氏兄弟从事的翻译活动。1918年
鲁迅在 《新青年》 杂志发表白话短
篇小说《狂人日记》，更奠定了他作
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历史
地位。这距今也有103年了。

如果回顾这一个多世纪的鲁迅
研究史，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时
期：第一个时期是 1909 年至 1940
年。这是认识鲁迅、质疑鲁迅到确
立鲁迅文坛领袖地位的起始阶段。
鲁迅逝世之后，就连鲁迅的论敌也
不能无视他的存在。第二个时期是
1940年至 1976年。从毛泽东 1940
年发表 《新民主主义论》 开始，鲁
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
命家的位置已经确立。这也成了中
国一般鲁迅研究者研究鲁迅的指导
思想和基本思路。第三个时期是从
1976年至今，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历
史转折，鲁迅研究领域跟其他学术
领域一样日趋活跃，出现了观念多
元和研究方法多样的新态势，产生
了丰硕的成果，鲁迅研究已经成为
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了一种跨学科
的研究。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作为一
个读者，在我心目中的文学经典之
作，无论是采用什么创新方法，或
写实，或浪漫，或魔幻，在内容上
都应该是贴近生活，反映时代，净
化心灵，为民代言；而在形式上，
则应该符合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
形成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做到
真、善、美的完美统一。鲁迅的作

品则完全符合上述要求，就连胡适
也承认鲁迅在创作方面的贡献，认
为鲁迅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一员

“健将”，一员“大将”，他的文言译
文是“最好的古文”，“比林琴南都
好”。

鲁迅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是多方
面的。我认为，其中最突出的成
就，一是塑造了阿Q这个既能概括
中国国民心理病态而又能显示人性
普遍弱点的精神典型；二是创造了
杂文这种新型的现代散文文体。如
果说，恩格斯从巴尔扎克的 《人间
喜 剧》 中 看 到 了 一 部 1815 年 至
1848年的法国历史；那么，鲁迅的
杂文就是从 1881 年至 1936 年中国

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鲁迅作品不
仅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侧影，
而且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行了精
辟而凝练的概括。有人以鲁迅没有
写过长篇小说为论据，否定鲁迅作
为“伟大的文学家”的存在，这不
过是一种“奇葩说”。屈原、李白、
杜甫没有写过长篇小说，难道就不
是“伟大的文学家”了吗？相反，
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不是诗人，也
不能称之为“伟大的文学家”了
吗？以文体衡量作家的文学地位，
这种观点毫无学理价值。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有学者
想修正这个说法，要改称鲁迅为

“思想深刻的文学家”。我以为，如

果不拘泥于对西方“思想家”概念的
机械理解，这两个提法并无实质性的
区别。的确，鲁迅并没有专门去研究
思想、思维和思维模式，也没有峨冠
博带的理论专著，但他跟古今中外的
思想家一样，都是以怀疑、批判为精
神利剑，以探求真理、揭示本质为天
职己任，以体裁多样的文学作品唤醒
当时国人沉睡的灵魂，其思想的深刻
性和广泛性甚至高于同时代的一些思
想家。早在1929年，林语堂就在《北
新》半月刊3卷6期发表了《鲁迅》一
文，称颂鲁迅是“叛逆的思想家”。鲁
迅的友人郁达夫也赞颂鲁迅思想的深
刻性，说当我们看到局部的时候，鲁
迅已经总揽了全局；我们看到当下的
时候，鲁迅已经回顾了历史并洞察了
未来。（《怀鲁迅》）

鲁迅的思想是一种资源性质的思
想，也就是一种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的思想。现已出版的研究论著中，有
《鲁迅的教育思想》《鲁迅的哲学思
想》《鲁迅的文学思想》《鲁迅的美学
思想》《鲁迅的历史观》，乃至 《鲁迅
的法律思想》，等等。在学术论著征引
的文献索引中，《鲁迅全集》 位居前
列，可见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不仅没
有消失，反而是当下一种珍稀的精神
财富。在鲁迅的思想宝库中有一个重
要内容，就叫“人论”。鲁迅创作部分
的汉字用量是 300 万字，其中“人”
字就出现了 21362次。对“人”——
主要是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关注，未
来命运的探寻，人格素质的提升，鲁
迅是将其跟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
来思考的。鲁迅虽然没有最终完成撰
写一部 《中国人史》 的夙愿，但他以
普通人为中心的小说和他的900多篇
杂文，实际上已经成了人类思想史和

精神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
说，正是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造
就了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鲁迅作
品是鲁迅思想的载体，鲁迅思想是鲁
迅作品的灵魂。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曾对
共产党人冯雪峰坦陈，他“不是实际
的革命者”。他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
命为己任，因为“国民的思想不改
革，单是政治革命，是不彻底的。”
（冯雪峰：《鲁迅回忆录》 1929 年部
分，曾连载于1946年10月18日至12
月 7日 《文汇报》） 革命有文武两条
战线，1927 年至 1936 年反击国民党
当局对中国革命的“围剿”也有文武
两个战场。正因为鲁迅在文化战线上
向敌人冲锋陷阵，才成为了“空前的
民族英雄”“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有一种宝贵的
特质，那就是他革命初心的纯正性。
鲁迅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白色恐
怖下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更为难能可
贵的是，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
者，鲁迅从来没有对革命怀有罗曼蒂
克的幻想。他一直认为，革命过程中
必然会有血，有污秽，但还有婴儿。
在鲁迅看来，世上本无神人一般的先
驱、君子一般的大众，也没有“主角
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革命。
所以，无论革命遇到什么艰难挫折，
鲁迅对革命的前景始终怀着乐观的信
念。鲁迅这种革命的坚定性，是值得
一切革命者学习和发扬的。总之，我
认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
革命家是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使命出发，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把中
外读者对鲁迅的认识进行了综合、提
升和本质性概括，至今仍闪耀出真理
的光辉。

在“十四五”规划已经开局，并
争取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目标的当下，学习鲁迅的政治远
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还有没有现
实意义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鲁迅深谙文艺与政治不可分割的
关系，然而他不是政治家，却是一个
有政治远见的作家。他的政治远见绝
非表现在自己尚未掌握指南针的时候
就急于给徘徊歧路的青年指路，他也
不轻易将“黄金世界”轻率地许诺给
追求光明的人们。鲁迅是带着丰富的
人生经验投身于新营垒的，对革命从
来不报罗曼蒂克的幻想。他清醒地看
到在古老的中国进行改革的迫切性与
艰巨性。因为不进行改革，中国就不
可能“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
挣一地位”，中国人“于是乎要从

‘世界人’中挤出”。（《热风·随感
录三十六》）然而历史也证明，在中
国进行改革是艰难的，所以即使革命
遇到暂时的挫折，他也从不消极动
摇。鲁迅断言，“改革如长江大河的
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
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
的。”（《且介亭杂文·从“别字”说
开去》）

当前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进
行的各项改革，其艰巨性与复杂性都
绝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因
此，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对崇高理想的
执着追求，在改革的征途中勇往直
前，义无反顾。

众所周知，鲁迅一开始就是以斗
士的英姿登上文坛的。早在1908年
初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
批判了老子的“不撄”哲学。后期更
认识到人道主义的主张并达不到人道
主义的目的。

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有
两篇对鲁迅的“斗士”形象描写最为

生动。一篇是林语堂的 《悼鲁迅》：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
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
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
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
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
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
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
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宇宙
锋》，1936年第 32期） 另一篇是许
广平写的《最后的一天》：“今年的一
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得透
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
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
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
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
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
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
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
在敌人身上。’”（《作家》，2卷 2

期，1936年11月）
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还必须发

扬鲁迅的牺牲精神。1935年冬，有
位叫周剑英的读者写信，希望鲁迅开
列出自己的“人生计划”。鲁迅同年
12月 14日回信说：“我的意见，都
陆续写出，更无秘策在胸，所以‘人
生计划’，实无从开列。总而言之，
我的意思甚浅显：随时为大家想想，
谋点利益就好。”在鲁迅看来，道德
可分为四个层面：等而下之的叫“损
人而不利己”，如强盗放火；其次是

“损人利己”，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剥削
者、掠夺者行为的圭臬。五四时期的
启蒙者曾倡导“人我两利”的新道
德，即所谓“利己而不损人”。然而
在道德的天平上，“人”和“我”这
两端又很难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点，
在立身行事时不是向“人”一端倾
斜，就是向“我”这一端倾斜。基于
这种状况，鲁迅崇奉一种“损己利
人”的道德观，并身体力行。表现为

“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
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
也以为快活。”（1926年12月16日致
许广平信）

长期以来，我们谈鲁迅的牺牲精
神常局限于鲁迅对青年作家的无私帮
助。最近，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鲁
迅的牺牲精神主要表现在对革命事业
的支持和奉献方面。根据我对鲁迅的
认识，他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不习
惯于过团体生活的人。在国民党当局
实行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下的左翼团体处于被镇压的地下或半
地下状态时，鲁迅的所作所为不仅无
名利可图，反而会遭遇风险并株连亲
友。但鲁迅清醒认识到，要彻底改造
精神和体格均已严重硬化的旧中国，
单凭个人和少数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必须要倚重一个团体、一条战线。所

以，在“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前提
下，鲁迅不畏风险，甘愿牺牲。“左
倾”路线一度占统治地位时期，中国共
产党成立了一些外围团体，如“革命互
济会”“自由运动大同盟”。互济会的宗
旨是营救为革命或进步事业而遇难者，
并筹款救济其家属。该团体多次派人找
到鲁迅，每来一次都讲一通中国革命的
高潮即将到来，鲁迅觉得这些人老实而
又盲目乐观，但他仍然解囊相助，而且
捐款数额不少。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之
初，鲁迅就不赞成其活动方式，认为这
种团体一成立就会被当局解散，但鲁迅
仍然列名于该同盟的发起人，结果被国
民党浙江省党部冠以“堕落文人”之名
呈请通缉，鲁迅的一些邮件也在邮局被
扣。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鲁迅明知其
成员流品不齐，“皆茄花色”，基础不
好，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战斗团体，所
以仍然指导、捐资，跟其他一些革命作
家共同受难。至于鲁迅帮助一些跟组织
失去联系的党员跟上级机关接头，资助
在狱中的革命者，四次在家掩护瞿秋白
避难……这些事情至今仍传为美谈，但
当年却随时都可以丢掉脑袋。继承和发
扬鲁迅的牺牲精神，是维护革命队伍纯
洁性的重要保证。

本文之所以重温有关鲁迅研究的旧
话，因为我认为其中含的真理，不但没
有过时，而且历久弥新、引人深思。鲁
迅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
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
人也就有限。”（《〈思想·山水·人
物〉题记》），这当然包含了鲁迅本人
和他的著作。我们尊重鲁迅，继承发扬
他的伟大精神，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弱
点、缺点和历史局限性，而是因为他为
发展中国新文化作出了为其他作家无可
取代的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对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都是尊崇的。马
克思曾从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格言中寻找

人格力量：“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
吧！”恩格斯1894年1月9日致卡内帕
信中，甚至把马克思和但丁相提并论。
当德国政治家阿·卢格因为“没有任何
哲学体系”而否认莎士比亚是“戏剧诗
人”时，马克思1858年 11月 24日致
恩格斯信中竟痛斥卢格是“畜生”。
1887年1月31日，恩格斯读完了法国
长篇小说《漂亮的朋友》，在同年2月2
日致劳·拉法格的信中表示要向该书作
者莫泊桑“脱帽致敬”。

中国产生了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鲁
迅，既是他本人的卓越成就，也是中华
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在
此，我想仍重复瞿秋白论鲁迅的那句老
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应当向他学
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他山之石》
陈漱渝 姜异新 编

▲鲁迅与瞿秋白 （套色木刻） 张漾兮 作

讲 坛

▲《鲁迅十五讲》 陈漱渝 著


